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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棍论”不利于中小学汉语拼音教学
苏新春　周　飞　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
［摘　要］　“拐棍论”是对汉语拼音功能认识的不足，它不利于帮助学生快速进入书面阅读、跨入口语学习阶段，
还会对汉语拼音教学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汉字的学习。汉语拼音公布使用已历经 60 个年头，当前我
们更应从观念上和实际使用上认识和发挥它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汉语拼音教学　语文教材　“拐棍论”　语文教学
一、   “汉语拼音仅是汉字学习‘拐棍’”
说法的出现
有的学者建议将小学汉语拼音教学的进度延后大
概一个月时间，先做入学教育，开始识字教学，5 ～ 6
课之后再学拼音。谈到的变更理由有多个，如对刚上
小学的一年级学生来说，难度过大；“对学语文的兴趣
可能会损伤”（温儒敏，2016）；要强化识字教学，增
加对汉字义理的学习。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且延
后时间并不长。不过，把汉语拼音是识字的“拐棍”
也作为事实和理由就非常不妥。
二、“拐棍论”的片面性
“拐棍论”将汉语拼音的功能局限在识字上，有其
明显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2.1　对“ 汉语拼音” 功能认识的不足
《汉语拼音方案》由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
制订，1958 年 2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批准公布，向全国推广使用。决议明确“汉语拼
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这句
话明确了汉语拼音的两大基本功能，即帮助学习汉字
与推广普通话。1982 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国际标
准化组织的审议，成为国际通行的现代汉语拉丁转写
标准，成为现代汉语在国际上用拉丁字母来记录、转
写的工具。2001 年我国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
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
领域。”这就从法律上进一步确定了汉语拼音的地位和
作用，即服务于“汉语”，适用于汉字不便使用的其他
领域，适用于汉语的国际交流。
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是其一大功能，但把它仅
仅看作识字“拐棍”，仅仅当作汉字注音的工具，实际
上是大大缩小了汉语拼音的使用范围，是没有全面反
映汉语拼音功能的错误看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吕叔湘先生就批评过这种“拐棍论”。他说，“有些人
对于小学里教拼音方案采取一种‘不得已’的态度”，
“只是为了拼音字母可以起‘识字拐棍’的作用，才分
出一点时间来教它”。（吕叔湘，1962b）吕先生明确指
出语言文字应当“两条腿走路”，认为文字和语言知识
同等重要，都应受到重视，不仅要重视汉语拼音在识
字教学中的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它在口头语言学习中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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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分重视汉语拼音的推广和应用。《汉语拼音
方案》自 1958 年 2 月正式公布以来，在越来越多的
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汉字注音、词典的注音和
排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普通话和国际汉语教学中，
极大地方便了汉语语音教学，加速了汉语语音的标准
化、规范化；规范汉语专有名词的书写，成为国际上
行之有效、有普遍国际影响的汉语拉丁化拼写方案；
成为汉字计算机输入、语言信息处理的重要编码与记
录形式；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的基础；在
不便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如在盲文、手语的创制
与使用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2.2     不 利 于 帮 助 学 生 快 速 进 入 书 面 阅 读、 跨 入 口
语学习阶段
小学生进小学，通过认字、写字的启蒙学习，进
入了书面语学习阶段。但汉字学习总是较慢的，要求
小学生掌握的 2500 字需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来学。采
用集中识字法需要三年，采用分散学习法需要六年，
可汉语的学习不能完全跟在汉字后面，汉语的等级划
分也难如汉字那样清晰。书面语的学习总是滞后于口
语，凭借汉语拼音就可以跳过汉字这个书写难关，不
识或不会写的词都可以用拼音来表示，使得学习者能
快捷自如地徜徉在语言学习中。因为汉语拼音更贴近
于语言，准确地说，汉语拼音是基于汉语，而不是基
于汉字来制订的。从语言认知的角度来看，语音是儿
童在阅读中获得语义的重要工具，快速培养儿童阅读
能力的关键是帮助他们解决书面字词的“形—音”转
换问题。儿童一旦掌握了“形—音”转换规则，就获
得了书面语词汇转换为口头词汇的工具，从而可以顺
利阅读。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部分省市就已经开展
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以下简称“注 · 提”）实
验，正式利用汉语拼音，跳过生字词的障碍，扩大学
生的阅读范围，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汉语拼音
对汉字学习所起的作用是促进、补足、提升，而不是
另起炉灶的替代，其作用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2.3　会对汉语拼音教学产生不良影响
“拐棍论”没有正确反映汉语拼音的功能，必定
会给汉语拼音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发挥的作用带来负
面影响。本来新教材对汉语拼音教学的改动并不算大，
只是延后几周而已。但将汉语拼音的作用限于单纯汉
字注音的范围，对全面发挥它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
作用肯定是无益的。要不要进行超越汉字学习范围、
开展基于语言学习的汉语篇章阅读教学，要不要学习
中外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的拼音书写，要不要涉及
汉字以外某些特定场合的使用规则等，都会要求我们
做出不同的选择。
2.4　也会影响到汉字的学习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形是表层的线索，
字音是字形与字义的中介，字义是最深层的表征。吕
叔湘先生说过：“人们先会说话，后会写字。用声音表
达意思是直接的，用文字表达意思是间接的。”（吕叔
湘，1962a）“按人类语言发展的历史来说，先有声音
和意义的结合，文字是后起的，文字要通过声音才能
跟意义联系。”（吕叔湘，1962b）识字的过程就是一个
建构形—义关联的过程，借助汉语拼音这个相对简单
的中介，就能更快地实现对汉字的掌握。借助读音来
学习汉字，在传统汉字教学中也是有的，如声旁教学、
谐声旁类推，它的好处是形音义合体，但在表意上是
“类似”“类比”，而汉语拼音则能准确揭示汉字读音，
且更方便于查阅字典、词典，让学习者从音上来认知
汉字。
时至今日，《汉语拼音方案》已经走过 60 个年头。
60 年来，汉语拼音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成
为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仅仅
将汉语拼音看作“识字的拐棍”的观念层面上，尤其
是在基础教育中不能正确认识汉语拼音的功能，必定
会在社会上形成坏的导向，最终影响到汉语拼音功能
的正常发挥。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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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在观念上充分认识到汉语拼音所具有的
重要价值。在我国现代语文变革运动过程中，特别是
促进汉语的规范化、现代化过程中，《汉语拼音方案》
的形成是标志性成果，它已经走向了国际，成为一项
得到广泛使用与遵守的国际标准。它的性质与作用，
在全社会发挥出来的丰富功能，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
肯定与推广。
第二，在新的中小学教学改革中要将“术”之变
与“论”之变区分开来。所谓“术”之变就是具体的、
局部的、实施操作层面的变革，“论”之变就是总体性
质的、整体的、认知层面的变革。汉语拼音教学的具
体时间提前或推后，这就是“术”之变，这种微调并
不影响大局，但如果由此而上升到对汉语拼音的性质
判断，这就不是正确的做法了。
第三，要充分发挥汉语拼音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
传统的语文教学是先识字，再阅读，最后才能训练写
作，这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注·提”
实验使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汉语拼音教学经验，借助汉
语拼音这一工具可以同步训练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
也就是学生可以使用汉语拼音进行写作，成功地绕开
生字障碍，写出所思所想。这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提早
进行写作训练，还能促进学生语言和思维的发展。汉
语拼音和学习普通话、提升阅读与写作能力有着相辅
相成的关系，它可以作为后者的工具，促使学习效果
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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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utch Theory” Is Harmful to Chinese 
Pinyin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U Xinchun & ZHOU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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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utch theory”, which regards Pinyin as 
the crutches for recogn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show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s of Chinese Pinyin. 
This theory is not helpful in ushering students into the 
stage of text reading and oral language learning, but 
rather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Pinyin and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t’s been 
60 years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whose value should be more 
recognized and made better use of.
Keywords: Chinese Piny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the “crutch theor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作者简介
苏新春，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主任，
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院
长。主要研究方向：词汇理论与辞书语言、教材语言的计量研究。
周飞，厦门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 2017 级博士研究生。
